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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进程。随着客家移民的触角从早期的桂东南逐渐延伸到北部湾沿岸、桂西南沿边和桂西边缘地区，
在人口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岭南西部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一个从东至西、从腹地到沿边地带推进的过程。
在此客家移民、经济开发与王朝的边疆经略相契合，而客家移民无疑是主体，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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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认同。但是客家民系究竟于何时形成，岭南
客家人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其他汉族移民之间有何

区别，迄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秦汉
以来由中原地区迁入岭南地区的汉族官员、戍边
将士和移民都是客家人，并且认为客家民系并不

是汉族人口南迁以后才形成的，他们在中原地区

就存在了。①笔者认为，把凡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
汉族人口都认定为客家人，将面临解释上的困境:

一是将中原地区的汉族等同于客家先民，那么客

家人就不只是汉族的一个支系，而是汉族的另一

种称谓，但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二是既然

迁至南方的汉族移民都是客家人，那么就不会存

在操不同方言的汉族群体，但事实上中国南方存

在操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等不同
方言的汉族族群，足以印证中原汉族移民迁入不

同地区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与不同的土著居

民交往、融合，就会形成不同的方言和汉族族群。
林开钦先生为此提出了判断汉族客家民系形成的

四个特征: 一是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二是有特

定的地域条件，三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四是有独

特的客家文化。②林先生认为，南迁汉人形成客家
民系的时间是在唐末以后，其中宋代是客家民系

形成的关键时期，而闽粤赣边区则是客家祖地。
笔者赞同林先生的观点，认为客家人移居岭南西

部边疆地区进行开发的时段应该定在宋代以来，

不能无限前推，而且岭南西部的客家人主要是从

客家祖地的闽粤赣边区迁移而来。
本文所称的“岭南西部边疆”，主要包括桂西

边缘地区、桂西南沿边地区和北部湾沿岸地带，这
些地区相对于广西腹地而言，是中原王朝统治者

眼中典型的边疆地区。当前有关广西客家的研究
方兴未艾，但多关注客家自身的文化、经济生活、
迁徙与族群关系等，对客家人如何一步步深入岭

南边疆民族地区，促进边疆的开发与巩固关注较

少，而这一点却最能体现客家人不畏艰险、坚韧耐
劳的精神及其在边疆开拓中的贡献。笔者试通过
厘清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移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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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探讨随着中原王朝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经略，

代表中原文化、掌握先进技术的客家人如何通过
自身努力，在岭南边疆地区定居落业，成为开发、
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交

往和“内地化”进程。
一、宋代客家人向桂东南和钦廉地区的避乱

移居与农业开发

宋代客家人迁入岭南西部，主要经由两大路

线: 一是从闽粤赣边区前往岭南西部的东西向迁

移，反映出岭南地区客家人逐渐西移、开发边疆的
一种趋势; 二是从江西、湖南越过南岭山地迁入岭
南西部的南北向迁移。客家人迁入岭南西部后，
较早分布于桂东南地区，到了南宋时期，进一步迁

徙到北部湾沿岸地区，成为宋王朝在岭南极边之

地的重要开发力量。
桂东南成为宋代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

与该地区交通较为便利、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开发
水平较高、中央王朝的统治较为稳固有关。其中
南流江既是沟通桂东南与北部湾沿岸地区的重要

通道，流域内又是农耕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无疑

是客家人的理想移居之地。今天南流江流域作为
广西客家人的聚居之地，是宋代以来客家先民不

断移居该区域的结果。据宋人王象之《舆地纪
胜》卷 104 记载: “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
地留家者众。”南宋初，为躲避战乱，迁入岭南西
部的北方移民很多，这些移民不仅包括来自中原

地区的士大夫，而且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们

是较早迁入桂东南的客家移民。今天在桂东南的
许多客家人族谱中，往往会找到其祖先居官留止

或仰慕当地风水定居的记载，这其实是对客家先

民移居桂东南那段历史的记忆和雅化而已，并不

表明其祖先真正做官而来或该地风水绝佳云云。
同时史料也表明，南宋初期确实有大量中原官员

避难寄居广西，但他们并不是接受朝廷任命到广

西任职，仅是避难而已，甚至还需要官府的救济。
绍兴初，鉴于到岭南西部避难的中原官员人数众

多，生计艰难，于是朝廷多次下令广西地方官拨给

廪禄救济。① 此外，随着客家移民的增多，促进了
桂东南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

据嘉靖《广西通志》卷 17《风俗》引《容县志》载:
“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礼度并同中州。”
南宋时期桂东南户口增长迅速，整个广西都是户

口增长最快的地方，绍兴三十二年( 1162 ) ，广西
的户数比元丰年间( 1078 ～ 1085 ) 增长了 24. 6 万
户。② 很显然，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是人
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北方移民大量迁入后引

起的机械增长。
南宋初桂东南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促进

了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甚至频繁出现老

虎因栖息地日益缩小而四出伤人的事件。据宋人
蔡绦说: “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
( 1126) 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
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
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懼，民

曰: 此何足畏? 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
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
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寖伤人。今则与内地
勿殊，啗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

耶?”③由此可见，客家移民的快速增长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桂东南地区人地关系紧张的局

面。
不仅如此，客家人还经由桂东南，顺南流江而

下，向北部湾沿岸地区移居，既包括来自岭北的客

家人，也包括来自福建的客家人。根据宋人周去
非的记载，南宋前期广西钦州已经有客家人聚居。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 3《外国门下·五民》中
说，钦州人分五种，包括土人( 即骆越后裔，多居

于村落) 、北人( 即来自岭北的客家人) 、俚人( 亦
骆越后裔，多居于山峒) 、射耕人( 即来自福建的
客家人) 、蜒人( 水上居民) 。其中“北人”主要是
因唐末五代之乱从中原南迁至钦州的客家人，经

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保留中原正音的基础上，也

夹杂了一些岭南土著居民的语音，因此周去非说:

“( 钦州北人) 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
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④笔者之所以将
“北人”认定为客家人，主要是根据他们所操语言
作出的判断。根据周去非的记载，南宋前期居住
在钦州城郭地区的岭北汉族移民，其语言平易，远

·63· 广西地方志 2013 年第 5 期( 总第 182 期)

①
②
③
④

( 宋) 李心传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3［M］. 绍兴三年三月癸卯 . 四库全书本 .
元丰户数来自《宋史·地理志》，绍兴户数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 宋) 蔡绦 . 铁围山丛谈卷 6［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 宋) 周去非 . 岭外代答卷 3 外国门下·五民［M］. 四库全书本 .



比闽语、湘语为雅，甚至比中原地区还古朴雅正，
比如“早曰朝时，晚曰晡时，以竹器盛饭如箧曰
箪，以瓦瓶盛水曰罂，相交曰契交，自称曰寒贱，长

于我称之曰老兄，少于我称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

少曰老侄，呼至少者曰孙，泛呼孩提曰细子，谓庸

惰为不事产业，谓人仇记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

曰指穷，贫困无力曰力匮，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

曰水尾杀，泊舟曰埋船头，离岸曰反船头，舟行曰

船在水皮上，大脚胫犬曰大虫脚。若此之类，亦云
雅矣”。① 这些词语既属于汉语中原正音，同时又
融合了岭南土著语言的一些要素，与今日的客家

方言词汇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射耕人”则是来自福建的客家人，因占地而耕，
因此被称为“射耕人”。“射耕人”虽然操闽音，但
这种福建话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闽方言，而是中

原地区的客家移民南迁至福建境内后融合当地方

言形成的。
在宋代客家移民到来之前，钦廉地区的农业

因为气候温暖，复种指数高，即使粗放经营，亦能

维持生计。② 而作为客家人的射耕人，是掌握了
较为发达农耕技术的农业移民，他们的到来使钦

廉地区的农业面貌有所改进，而农业的发展又为

容纳更多的客家移民奠定了基础。从钦廉地区一
些客家人的族谱看，南宋前期和宋末元初是客家

移民迁入钦廉地区的两个重要阶段。据黄嘉猷
《江夏黄姓族谱》( 1993 年) 记载，南宋淳熙年间，
黄言带着儿子从广东嘉应州迁居合浦，其后裔分

居钦州、灵山各地。黄言一家是从客家祖地迁徙
而来，并发展成一个较大的家族。宋末元初，为躲
避战乱，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又经历了一次较大

规模的外迁。据李峤《吕迁善公族谱》( 1750 年)
记载，南宋末年，福建上杭人吕康年、吕延年兄弟
经由广东潮州迁居钦州，成为钦州地区吕氏的始

迁祖。另据防城《钟氏宗支簿》记载，防城钟氏原
居广东嘉应州兴宁县，宋末元初，钟文亮、钟文明、
钟文聪三兄弟迁居钦州防城地方，分居三地。不
难发现，两宋之际和宋末元初，位于岭南西部边海

之地的钦廉地区成为客家人避乱谋生的重要移居

地。随着客家移民的日益增多和后裔的繁衍，南
宋前期还是钦廉乡村地区主要居民的“土人”逐

渐被客家人同化，而宋代钦州的“五民”( 土人、北
人、射耕人、俚人、蜒人) 也逐渐演变为明代的“四
民”( 客户、东人、俚人、蛋户) ，反映出客家人在钦
廉地区日益增长，并成为开发钦廉地区的力量。
二、明代王朝经略背景下客家移民对桂西南

和沿海地区的开发

继两宋之际和宋末元初之后，明代是客家人

移居广西的第三个阶段，在自东向西的迁徙过程

中，桂东地区成为来自闽粤赣边区客家移民定居

的首选之地。明代中后期，浔州府境内已经迁入
了不少客家移民，故道光《桂平县志》卷 8《经政·
户口》载:“至于明代，江西、福建、广东各省氏族
来者弥繁。”平乐府昭平县在明万历六年( 1578 )
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后，鉴于地广人稀，官府

招佃耕种，于是一批来自广东翁源县的客家人迁

入昭平。③ 如果大量收集并查阅今天桂东南地区
客家人的族谱，不难发现其先祖于明代迁居该地

的诸多记载。不仅如此，明代客家人还进一步迁
移到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沿边地区，而且对

北部湾沿岸钦廉地区的开发也发展到一个新阶

段，这一趋势与明朝统治者加强对桂西南少数民

族聚居区和中越毗邻地区的经略密切相关。
明代客家人大量迁入桂西南左、右江地区，为

明王朝加强对岭南西部边疆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明朝统治者推行的改土归流主要发生在桂西南地

区，无疑与王朝在岭南西部的经略重点和客家移

民迁移的方向高度契合。据明人霍与瑕《霍勉斋
集》卷 20 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左、右江地区大约
有一半的人是来自广东的流民。作为沿边重镇的
龙州，来自闽、粤、赣等省的客家移民也不少，据民
国《龙津县志》第四编《社会·民族》和民国《广西
通志稿》之《社会编·氏族二》记载，明代龙州有
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等省的客家移民，其中来自
广东程乡的有王、江、吴、钟、陈、梁、甘等姓氏，来
自福建、江西的有莫、班、吴、玉、彭、卢、陶、郭、王、
邓、马、陈、林、夏等姓氏。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左江流域的一些土

官将祖先的来历攀附到宋代随狄青征侬智高这一

历史事件上，杜撰其祖先来自山东，随狄青南征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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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高，因功授职，世守桂西南各地，这种说法本不

可信，但却迷惑了一些学者，钟文典先生由此认为

这些土官的祖先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人，显然

难以成立。① 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一个证据，比如
说今崇左县境内有黄姓万余户，多数操客家方言，

自称为宋代江州土官黄胜奇的后裔。但是一定地
区人群的语言在受到外来族群强力同化的情况下

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释崇左土著

黄姓操客家方言的原因。因为随着明代中央王朝
对桂西南统治的强化，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桂西南

地区，促进了本地土官“汉化”特别是“客家化”的
进程，因此黄胜奇的后裔在民国年间多操客家方

言，应是受到客家移民同化的结果。②

明代随着客家人进一步向北部湾沿岸钦廉地

区的移居，不仅促进了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

开发，而且有利于巩固明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一方面，客家农业移民在钦廉地区开垦荒地，种植

粮食作物，比如来自福建的客家移民杂处乡村，

“业耕种”，而且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据崇祯
《廉州府志》卷 4《食货志·物产》记载，嘉靖年间
廉州府境内广泛种植甘蔗，其中“尤以镇西、北
塞、张黄为盛”。另一方面，一些客家移民居住在
城郭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明人王士性记载廉州
府境内的居民包括四种，即客户( 指居住在城郭

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汉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客

家人) 、东人( 指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耕种的
客家人) 、俚人、蛋户。③ 事实上，从元末明初至明
后期，客家人移居钦廉地区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据北海《石氏族谱》载，石献义于明洪武年间从粤
北迁居廉州府合浦县境内，经过 600 多年的繁衍
发展，如今在北海、钦州、防城境内的石姓族人已
达 13000 余人; 合浦《张氏族谱》记载，明朝成化
年间，张氏迁居廉州府合浦县六罗地方; 北海《陈
氏族谱》记载，明朝中叶，陈何九率家人从粤东迁
至廉州，短暂居住几年后，又从廉州西迁钦州; 合

浦《彭氏族谱》记载，明正德年间，彭氏由福建迁
居广东廉州、钦州、合浦，今天合浦县公馆镇陂塍
村 95%的人口姓彭，人数达万人。综观之，从宋

至明，今天北部湾沿岸地区都是客家人移居的一

个重要区域，客家人在促进该区域的开发和巩固

岭南边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清代客家移民对桂西边缘地区和中越边

境地带的开发与边疆的“内地化”
根据有关研究，清初外省移民广西的过程，与

客家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可以说客家人是清代广

西移民最主要的来源。④ 明末清初，随着南明政
权以广西作为抵抗清军的后方基地，明军中的客

家人也聚集到广西，包括原先在闽、粤之溃军，郑
成功之散卒，以及桂王之扈从，这部分客家人大约

有 2 万人，抗清失败后，不少人迁入桂西土司地方
( 包括白山司、古零司、兴隆司等地) ，当地土著称
他们为“新民”，即客家人。⑤ 但客家人大规模入
桂却是在清中前期。有清一代，客家人移居广西
包括清中前期和清后期两个阶段。清中前期，随
着桂西地区改土归流的推行，为汉族移民的深入

开辟了道路，为清王朝实现对传统土司地区的直

接统治奠定了人口基础。清后期客家人移居广西
边疆地区，则与粤西“土客械斗”后客家人迁至中
越边境地区谋生以及中法战争后移民实边有关。

( 一) 清代桂西边缘地区客家移民的拓殖与
实边
随着清中前期桂西边陲泗城府、镇安府的改

流以及思恩府“内地化”进程的加快，客家人开始
不断移居该地区，与王朝的政治统治、军事镇戍相
配合，成为推动桂西边缘地区经济开发的力量。
在泗城府凌云县，清初黄姓客家人从广东、江西迁
入，清中叶王姓、罗姓客家人从江西迁入，杨姓、李
姓、覃姓等从广东迁入; 在西林县，清初有余、彭、
张、文、郑、刘、林等姓客家人从广东迁入，周、林等
姓从福建迁入，道光、咸丰年间有韦、吴、黄、阮、刘
等姓客家人从广东嘉应州迁居西林，他们主要分

布在高龙、西平、普合、那劳等地; 在西隆州，清初
改土归流后，黄、王、陆等姓客家人从广东、福建等
省迁入。⑥ 镇安府在清中期迁入了不少来自广
东、福建以及桂东南郁林州、桂中宾州的客家移
民，归顺州的客家移民大多数来自广东嘉应州、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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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广西博白、陆川、宾州等地，少数来自江西、福
建和湖广; ①镇边县( 今那坡县) 的客家移民也不

少，乾隆年间，马、卢、梁、黄等姓客家人自广东、福
建迁入镇边。② 思恩府虽然保留了较多土司，但
大多势力弱小，客家移民迁入的情况比较普遍。
嘉庆、道光年间，有黄、杨、张、蓝、冯、方、曾、李、
阮、邬、陈等姓客家人从广东惠州、潮州迁居土田
州境内，从事经商或农耕。③

在桂西南沿边地区，清中前期已经迁来不少

客家移民，清后期由于中法战争后推行移民实边

的政策，又吸引了一些客家人迁入。清中前期，陆
续有客家人从广东嘉应州、廉州府及广西郁林直
隶州迁入宁明州、思陵土州境内，而上思州境内也
从广东嘉应州迁来了一些客家人。而在壮族聚居
的万承土州，清初只迁来了冯、区两姓，到乾隆年
间，则迁来了何、伦、黎、郑、关、陈、汤、唐等姓。④

清后期，随着越南从中国的藩属国变成法国

的殖民地，岭南西部边疆面临着严峻的边防危机。
清政府除了在沿边一带驻扎重兵、严密设防以外，
还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措施，客家人也成为这次开

拓岭南边疆力量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太平府与越
南毗邻的边界线很长，是清末客家移民迁入的主

要方向。清代陆续迁居太平府境内的客家人比较
多，主要集中在附郭崇善县、龙州厅、凭祥土州、宁
明州、思陵土州等沿边地区。清代龙州厅境内的
客家移民数量也不少，其中王、江、吴、钟、陈、梁、
甘等姓客家人来自广东，甚至上龙、金龙两土司境
内也迁入不少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移民。
凭祥土州的客家移民主要来自清后期，包括三部

分: 一是咸丰、同治年间从粤西廉州府和桂东南郁
林直隶州境内迁移而来，人数较多，以务农为业;

二是中法战争中随军入籍及战后移民实边中，又

有一批客家人迁居凭祥; 三是宣统二年凭祥改土

归流，又掀起了一波广东客家人移居的高潮，有

萧、杨、梁、彭等姓。⑤明江厅在道光末年动乱后，
人多流亡、田多汙莱，于是田主从广东东部招徕大
量客家人佃种田地。⑥ 思陵土州、土思州毗邻中

越边境，客家移民也多，主要在咸丰、同治年间从
廉州府、郁林州等地迁来，“经营工商、农业，居留
不返”。⑦“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务农为主”是太
平府境内客家人的特点，他们虽然杂居于壮族地

区，人数远少于壮族，但因为“聚族而居，自成村
落”的特点，仍然保持着客家的语言和习俗。南
宁府属上思州是清末客家移民的另一个方向，同

治、光绪年间，一些客家人从钦州、防城、灵山等地
移居上思，但该地的客家人远少于太平府境内的

客家人。⑧

( 二) 清代钦廉地区客家移民的集聚与“内地
化”进程
钦廉地区是客家移民迁入较早的岭南边疆地

区，早在宋代，该地区就已经迁入了不少客家移

民，只是这时他们还主要居住在城郭地区，广大乡

村地区还是壮民等土著的势力范围。此后历经宋
元之交和明清之际的移民过程，钦廉地区的客家

人不仅深入乡村定居，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之一，而

且还向邻近地区输出客家移民。甚至在毗邻越南
的偏远土司地区，客家人也不避艰辛，移居开拓。
据陈维周《防城陈族之源流》载，清初博白客家人
陈炳传携家带口迁居钦州防城，定居在河洲上峒

大同村。另据防城《钟氏宗支簿》载，清中叶广东
惠州永安县钟姓客家人移居防城。雍正以后，来
自福建、广东、江西各省的客家人大量移居到钦州
境内，至道光、咸丰之际，钦州西部土司地区经过
客家人的垦殖，已经呈现出田亩日辟、农业改观的
景象。⑨ 清后期，钦廉地区与桂东南的郁林直隶
州成为今广西境内最为集中的客家聚居地。钟文
典先生对现代广西客家集中分布地的研究表明，

博白、陆川与合浦、浦北、廉江的客家居住地连成
一片，共同构成了跨省区的广大客家分布区。今
天钦廉地区的客家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22. 7%，仅次于原郁林直隶州 ( 今玉林市) 的
32. 8%。瑏瑠

清末中法战争后边疆危局给钦廉地区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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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冲击，促使清政府调整行政区划，加强对沿边

地区的行政管理，包括将沿边地区的土司进行改

流，设置流官直接管辖的政区，比如防城县就由原

来的防城司和如昔司改流而设。随着钦廉地区沿
边地带政治的“内地化”，吸引了客家移民大批前
往。据防城《凌氏族谱流水簿》载，光绪年间广东
惠州府博罗县凌越堂的次子凌宗佑迁居防城罗浮

岗松柏村。此外，清末粤西的“土客械斗”也迫使
一部分客家人迁至钦廉地区甚至岛屿之上。比如
涠洲岛作为北部湾中的一个小岛，曾经是渔民停

泊靠岸和海盗出没之地，明代只有少量居民，清代

实行封禁政策，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岛上的居民人

数很少。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械斗”的爆
发，直接导致客家人大量移居涠洲岛。咸丰末年，
广东嘉应州发生大规模的宗派械斗，戴、李、邓、
江、黄等客家小姓被迫外迁，最后辗转到涠洲岛落
户。同治五年( 1866) ，广东巡抚蒋益澧又将在粤
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数千客家人遣散到涠洲岛安

置，于是涠洲岛成为客家人聚居的地方。① 根据
有关统计，清末迁居涠洲岛的客家人有 6000 余
人，成为该岛的主要居民。上述客家人向钦廉地
区的持续移居，无疑促进了岭南西部沿海边疆的

开发和“内地化”进程。
四、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

历史意义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不断迁入岭南西部，成为

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重要力量。在迁移过程中，
西江—郁江—左右江、西江—黔江—柳江、西江—
贺江、西江—桂江、西江—北流江—南流江成为重
要的通道，客家移民沿着上述水路通道，迁往桂

东、桂中、桂西、桂西南和北部湾沿岸地区，其中桂
东南和北部湾沿岸地区逐渐成为岭南西部客家人

的聚居地。清代以来，随着桂东南等地人口压力
增大，客家人进一步向桂西边缘地区和中越边境

地带迁移，成为开发桂西边缘地区和中越边境地

带的力量。
如果说宋代客家人移居岭南西部主要是为了

躲避战乱的话，那么明清以来大批客家移民则主

要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从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
地迁居岭南西部，他们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采
矿业等各种行业，促进了岭南西部边疆的开发。
特别是大量客家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推动了精耕

细作农业在岭南西部的发展。客家先民作为后来
者，在迁徙过程中，往往只能选择人口稀少、自然
条件较差的山区定居，这是造成“逢山必有客，有
客必住山”的重要原因。为了垦辟山地，客家先
民发展出了适应山区农业耕作的人工水利设

施———山塘，山塘在客家先民精耕细作、开发山区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生产生活的

中心，每个客家村落往往必定有一个山塘，山塘的

大小则代表着一个村场或姓氏的大小、兴衰。
清代以来，迁入岭南西部的客家人根据多山

的自然条件，居山、垦山、种山、吃山，多为单家独
户的经营。艰苦的条件造就了客家人勤劳的精
神，在北部湾沿岸之防城县，客家人开垦“土人之
隙地，由是县境之田亩日辟，农业顿为之改观”。②

客家移民见缝插针式的耕作，促进了荒地的开辟，

同时对土著居民的耕种技术也是一种示范。正是
通过自身的辛勤劳作，客家移民在广西获得了较

好的发展，为广西土地特别是山岭地的开发和农

业生产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总之，客家移民作为宋代以来迁入岭南西部

汉族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甚至成为最主

要移民来源，他们在岭南西部空间分布上的扩散，

实际上就是不断从桂东南向北部湾沿岸地区、桂
西南沿边地区和桂西边缘地区深入的过程，在王

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
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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